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笛弦和谐
米凯拉

·

佩特瑞和拉斯
·

汉尼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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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
回写 了单簧管女杰萨宾

娜
·

梅耶
,

在行文中又不

时将小提琴家穆特牵扯进

来
,

这一方面是应应时景
,

因为其时

正逢穆特来沪演出
,

本人也有幸目睹

了她的演技和风采
5
另一方面

,

穆特

与梅耶在事业起步之初确实都受到了

卡拉扬的眷顾
,

只不过一个是因之而

星途坦荡
,

另一个却因之而备受非议
。

其实
,

在本人心目中声望与地位与梅

耶并驾齐驱的女性倒并非是穆特
,

而

是今天文章中的主人公米凯拉
·

佩特

瑞 6#−∗& ∋ (∋ )∗ +, −7
。

她虽然不是德国

人
,

演奏的也不是单簧管
,

但与梅耶

一样是一位风情万种的金发美女
,

两

人的年龄也相近
,

而且同样胆识过人
,

技艺超群
。

她与梅耶堪称当代管乐界

的
“

绝代双骄
” 。

说米凯拉
·

佩特瑞是当代管乐界

头牌女伶其实是有几分牵强的
,

因为

她演奏的乐器不仅不会现身于正规的

交响乐团中
,

而且对于现代人而言还

是相当陌生的
。

换句话说一个世纪之

交的当代音乐家选择这样一种乐器去

做营生的几率恐怕不到千分之一
,

而

即便从事竖笛演奏
,

从中能够以此安

身立命
,

并发扬光大进而征服世界的

也恐怕未及千分之一
。

三十多年来
,

正

是凭借着她对竖笛艺术孜孜不倦的探

索和追求
,

终使这种古老的乐器重新

回到人间
,

焕发出它昔日的荣耀
,

并

堂而皇之地步入了今 日的大雅之堂
。

她演奏的竖笛就像吉他界的塞戈维亚
、

管风琴界的瓦尔夏 61 ∗(8 9 + : ∋ (; & ∋
,

<= > ? 一 <== < 7 一样
,

在乐坛的
“

非奥

运项目
”

领域同样做出了令人称奇的

卓越贡献
。

米凯拉
·

佩特瑞在港台地区又常

被译作蜜凯拉
·

派翠
,

这个译名固然

相当突显了妩媚动人的女性特征
,

然

)∗ +, −毕竟是姓
,

历来人之名可察性别

之分
,

而姓一般总是中性的
,

不然
,

后

文将要提及她的兄弟大卫时如称其为

大卫
·

派翠则反而会使人感到不伦不

类
,

男女莫辨了
。

固而本文中还是依

照通行的译法译作米凯拉
·

佩特瑞
。

她

<= ≅ Α 年 ? 月 ? 日出生于丹麦首都哥本

哈根
。

母亲汉娜 61 ∋
..

∗ )∗+ ,− 7 是一

位古键琴演奏家
。

与成人世界不同的

是
,

竖笛在西方的儿童中非常盛行
。

它

是一种简单易学的音乐启蒙乐器
,

依

靠簧片振动发音
,

而簧片被固定在哨

嘴内
,

只消以自然呼吸的力度即可吹

响乐音
。

米凯拉从三岁起就开始在母

亲的指导下学习竖笛
,

不过
,

她可不

像其他的孩子们只是把它作为会出声

的玩具随心所欲地玩玩
,

而是很认真

地完成每天布置的功课
。

这样
,

两年

之后她就作为小童星被邀请到丹麦国

家广播电台去录音
,

这位五岁稚童的

美妙笛声通过电波
,

为国人所知
。

荣

誉感满足了小小年纪的米凯拉的好奇

心
,

同时更成为她刻苦好学的鞭策和

动力
,

她学习的劲头更足了
。

<= Β= 年
,

十一岁的米凯拉第一次走上了演奏舞

台
,

她在首都的蒂沃利音乐厅作为独

奏者与丹麦广播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

维瓦尔第的竖笛协奏曲
,

技惊四座
。

也正是从此时起
,

米凯拉
·

佩特

瑞才脱离了家庭式教育正式拜师学艺
。

她到了德国
,

入汉诺威高等音乐戏剧

学 校 师 从 费迪 南
·

康 拉 德教 授

6Χ∗ , / −. ∋ . / % Δ . , ∋ /
,

<= <Ε 一 7
。

康

拉德是上个世纪欧洲最著名的竖笛演

奏家兼教育家
,

早年毕业于柏林音乐

学院
,

是巴洛克长笛和竖笛领域的学

科带头人
。

他积极倡导以早期乐器演

出巴赫的 《约翰受难曲》
,

并以竖笛代

替长笛演奏 《第四勃兰登堡协奏曲》
。

二次大战后的 <= ≅ Φ年
,

他开始担任汉

诺威高等音乐戏剧学校的教师
,

<=Β Ε

年成为教授
。

他曾发起组建费迪南
·

康

拉德室内乐团并频繁地在欧洲各地巡

演
。

据称他的演奏风格轻快流畅
,

音

色清晰纯正
,

充满自信
。

佩特瑞 日后

演技的坚实基础正是在康拉德这里打

下的
。

佩特瑞的学习履历似乎并不复

杂
,

从汉诺威学校毕业后未闻她再另

择名师深造
。

这或许是竖笛演奏本身

就是乐坛上的
“

旁门左道
” ,

故而求学

者寡而为师者更少的缘故吧
,

不过
,

冷

「〕
、

热门之分总是相对而言的
。

就当

佩特瑞即将踏上社会之际
,

她正好遇

上了人生中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遇
。

发韧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
,

勃

兴于八九十年代的本真主义演奏运动

总是在那些政治制度上相对保守
,

音

乐发展过程相对滞后的国度里格外地

繁荣兴旺
。

本真运动的大本营之一就

以荷兰
、

比利时以及北欧诸国为中心
。

而丹麦的地理位置又正处于这个
“

中

心的中心
” ,

因而 <= ? Φ 年
,

十五岁的

米凯拉
·

佩特瑞毕业之后便以其掌握

的竖笛演奏特长适时地投身于这场运

动中去
,

并很快在这场
“

复兴运动
”

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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崭露头角
。

竖笛这种乐器可谓是年代久远
,

历史绵长
。

一般认为它起源了文艺复

兴时期意大利
,

在十六至十八世纪逐

渐盛行于整个欧洲乐坛
。

它在长达几

个世纪的世俗音乐里都充当了一个非

常重要的角色
,

一直到巴洛克时代
,

在

巴赫
、

亨德尔
、

特勒曼
、

斯卡拉第
、

维

瓦尔第和普赛尔的声乐和器乐作品中

都还常为它的表演留出一席之地
。

然

而
,

进入古典时期后由于现代管弦乐

队的组合已经成型
,

竖笛终因其表现

的音域
、

力度所限而被挡在了管弦乐

队的大门之外
,

其地位一落千丈
,

被

视为是一种
“

过时的乐器
’

重又返回

民间
,

仅仅作为少年儿童音乐启蒙的

工具
。

然而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
,

也

许是历经战争劫难的人们对现代社会

中尔虞我诈的人际关系以及科学技术

的发展给世界带来的灾难有所醒悟和

反省
,

人心思古
,

驱使他们重又向古

老的乐器声中去寻求田园牧歌般的精

神家园
,

于是
,

竖琴
、

琉特琴和古典

吉他等昔 日备受冷落的乐器才有了咸

鱼翻身
、

重见天日的良机
。

经过改良

后的现代竖笛的构造
,

外形仍承古制
,

为ϑ 又孔竖笛
,

它可以自由转调
,

因而

可以诊释任何乐曲作品
。

只是由于它

的音域仍限于两个八度之内
,

因而每

当演奏大型作品或举办个人独奏音乐

会时
,

就往往需要独奏者带上数支音

域各不相同的竖笛
。

在佩特瑞崛起之前
,

世界竖笛演

奏领域内的领军人物应该是荷兰演

奏家布吕根 6Χ , ∋ . Γ Κ ,ΛΜ Μ ∗ . ,

<= Φ Ν

一 7
。

这位
“

本真运动
”

的倡导者和

杰出代表毕业于阿姆斯特丹音乐学院
,

嗣后便全心致力于竖笛作品的演奏和

研究
。

他曾为德国的德吕风根唱片公

司的
“

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的

竖笛作品
”

计划录制过五十多张唱片
,

并且与
“

本真运动
”

的其他几员干将

莱昂哈特 6Ο 9 Γ+ ∋ Π 0∗Δ . & ∋ ,/ +
,

<= Ε Α

一
,

古键琴演奏家 7
、

比 尔斯玛

6Θ..
∗ , ΚΡ (Γ8 ∋

,

<= ≅ = 一
,

古大提

琴演奏家 7 等一起合作演出
。

后来他

还成立了自己的古乐器演奏团并亲任

指挥
。

与此同时
,

他又是荷兰海牙皇

家音乐学院和美国哈佛大学十八世纪

音乐和巴洛克音乐课程的教授
。

在
“

本

真运动
”

中布吕根几乎以他全能式的

音乐活动带动
、

促进了欧洲大陆这股

复古思潮的盛行
。

而当佩特瑞于七十

年代中期正式步入演奏生涯时
,

她的

出现才逐渐打破了布吕根在竖笛领域

“

一人专美
”

的局面
。

随着佩特瑞演奏

技艺的 日渐成熟以及布吕根将事业重

心更多地向指挥领域倾斜
,

到八十年

代佩特瑞已将布吕根取而代之成为竖

笛演奏领域新的旗手
。

佩特瑞具有北欧人所特有的一头

金发
,

她容貌雅丽清秀
,

身材苗条匀

称
,

喜穿时髦新潮的服饰
。

像这样一

位乐坛丽人手执几个世纪以前的古乐

器出现在舞台上
,

这本身就颇具新闻

性
,

更何况她的演技又是那样出众娴

熟
,

笛声又是那样缭绕动人
,

因而很

快她就征服了音乐会上的听众
。

起先

是在国内
,

随后便是欧洲
、

北美各国
,

再后来是欧洲
、

中东和远东
,

在世界

一流的音乐舞台上到处都留下了她美

丽的倩影和美妙的乐声
。

<= ?= 年
,

荷

兰的)1 ∃Λ )∀唱片公司签约了这位年

轻的竖笛女演奏家
。

两年后佩特瑞为

)1 ∃Λ )∀录制的第一套唱片就是与著

名指挥家马里纳指挥的圣马丁室内乐

团合作的巴赫的 《六首勃兰登堡协奏

曲77 6)1 ∃0 ∃)∀ Ν >6Σ7 ? Β 一 Ε
,

Ν 6阅旧? ?

一 Ε 7
。

二十三岁的佩特瑞与那些资历
、

名气都比 自己大得多的一流艺术家同

台竞技
,

他们之中有小提琴家谢林
,

长

笛大师朗帕尔
,

双簧管名家霍利格尔

等
。

她的表现得到了这些合作者的一

致首肯
。

当然
,

唱片的发行也是成功

的
,

这个名家演奏版得到了《企鹅》三

星的评价
。

在以后的艺术生涯中
,

与

她合作过的著名艺术家还有高尔韦

6长笛 7
、

安德列 6小号 7
、

阿卡尔多和

祖克曼 6小提琴7
、

雅雷特 6钢琴7 以

及指挥家阿巴多和霍格伍德等
。

不过
,

假如说在上个世纪七八十

年代人们被竖笛音乐所吸引在很大程

度上是出于猎奇和图新鲜的话
,

那么

随着
“

本真运动
”

的日益普及
,

如果

不能以真正的艺术去打动听众和提供

更丰富的曲目以满足他们需求的话
,

那么竖笛艺术很可能还会第二次被听

众疏远甚至抛弃
。

对此
,

佩特瑞有着

清醒的认识
。

她说
Τ “

竖笛的音色比较

独特
,

偏于柔和
。

由于它是一种古老

的乐器
,

因而在处理音乐的渐强和渐

弱的互相转换上往往较难掌握得恰到

好处
。

所以过去我一直认为竖笛是件

很难吹奏的乐器
,

但是现成我已不这

么认为了
,

其实它是可以被当代人完

美地掌握的
,

至少与其他乐器相比在

难易程度上并无太大的差别
。

当我听

五十年代的竖笛录音作品时会感觉到

它的效果不佳
,

不够完美
,

这是可以

理解的
。

毕竟竖笛的衍进过程较慢
,

且

普及性差
。

然而我相信若再过十年
、

二

十年
,

经过我们这一代人的不懈努力

情况可能就会变得大不一样
。 ”

为了还

竖笛那纯正清丽
、

轻盈柔和
、

像小鸟

一般歌唱的音色本质
,

为了迫求属于

自己的表演艺术风格
,

佩特瑞不断尝

试着各种快慢节奏和强弱乐音的转换

方式
,

以进一步丰富
、

完善这一古老

乐器的演奏技法和表现手段
。

<= Α ?年
,

佩特瑞转投 Κ#Ο ∃Ι %Θ 唱片公司
,

立

刻成为公司旗下的当家女花旦
。

在佩特瑞已经问世的三十余款唱

片之中
,

发行于 <= == 年 Β 月的 《决定

版竖笛曲精选集》 6珑; &∋ 2∋ )∋+ ,− 一

+& ∗ Λ (+− 8 ∋ +∗ Ι ∗; Δ ,/ ∗, %Δ ((∗; +− Δ . ,

Ι %Θ ?Ν Β Ε < ≅= < <Ε Ε 7 似乎占有某种

总结性的重要地位
。

这张专辑是为纪

念米凯拉
·

佩特瑞从事演奏生涯三十

年而制作的
,

它辑选了她过去二十年

的录音精华
。

大卫
·

伯奇在对唱片的

评论中写道
“

我必须承认在听了她的

演奏之后我已经彻底成为她音乐艺术

Φ Α #9 Γ(∗ 0Υ讥沮



的痴迷者了
,

其实我本人也演奏竖

笛
。

不过
4

如今我感到我应该把我的

乐器立刻扔到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垃圾

筒里去
。 ”

多么熟悉的语气
,

多么类似

的句式
,

原来这位评论家在发着当年

克莱斯勒听了青年海菲兹的演奏之后

同样的感慨
。

伯奇的评论接着写道
Τ

“

米凯拉所演奏的竖笛决不是孩子们

学音乐所吹的那种笛子
,

她以全部的

技巧和音乐控制力来驾驭这件乐器
,

并使它成功地上升为具有与其他相类

似的独奏乐器同等的地位
。

然而
,

它

却有着属于自己的独特音色效果
,

富

于穿透力
,

音色甜美无比
。

这张专辑

可以说集她之前唱片的大成
,

有些曲

子改编自非常可爱的钢琴小品
—

诸

如格里格的那几首抒情曲集中的曲

子
,

我感觉或许经改编成竖笛曲后它

们可能还比原先的钢琴独奏曲显得更

为迷人
。 ”

佩特瑞演奏的乐曲从早期巴洛克

一直到当代作品
,

从原创的竖笛曲到

移植
、

改编的竖笛独奏
、

重奏
、

协奏

曲
,

林林总总
,

应有尽有
,

几乎从来

不受时代
、

风格的局限
。

在众多的移

植
、

改编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还当数

她演奏的维瓦尔第的 《四季》了
。

<= Α ?

年
,

在古键琴演奏家兼指挥家乔治
·

马

尔科姆 6Ο ∗ Δ , Μ ∗ #∋ (∗ Δ (8
,

<= <? 一

<== ?7 指挥的协会大厅弦乐合奏团的

协奏下佩特瑞第一次录制了 《四季》

6Ι ∗ Θ Ι Υ Α ΒΒ ≅ Β 7
。

本人在聆赏了竖

笛版的 《四季》后窃以为用竖笛来描

幕林中小鸟的惆啾鸣唱较之独奏小提

琴还要生动
、

形象几分
,

而且竖笛那

有些古朴的音色似乎也更贴近巴洛克

风格的时代背景
。

不过
,

由于其音域
、

力度所限
,

在情感的表现幅度上到底

不如小提琴那般细腻
、

传神
。

它虽有

高音区的高亢
、

透亮
,

却缺乏低音区

小提琴所具有的细致和沉稳
,

但这种

别开生面的演赛形式还是令人印象深

刻
。

《春》的第二乐章由竖笛奏来一幅

牧童在闲散的春日午后倚在田间树荫

下独自吹着牧笛的生动画面跃然于脑

际
,

弦乐音色所提供的摇曳起伏的音

型更烘托出几分墉徽和恬适之境
。

而

第三乐章中由竖笛所吹出的一连串短

促敏捷的跳音更将竖笛长于表现欢欣

情景的特点展露无遗
。

佩特瑞在诊释

《四季》时至少选用了三支不同音域的

竖笛供不同的四首协奏曲以及每首协

奏曲中的不同乐章使用
,

以表现作品

不同的音乐形象和音乐意境
。

竖笛在

高音区善干吹奏快速而跳跃的乐句
,

而在中音区又搜长演奏舒缓如歌的抒

情旋律
。

在 《冬》的第一乐章中
,

急

促有力的同音顿奏音型和双吐音的奏

法将狂风袭来时惊弓之鸟的张皇失措

之态表达得惟妙惟肖
4

而第二乐章中

同样是竖笛演奏的抒情主题又生别样

的温葬浪漫气息
。

虽然它无法像小提

琴那样运用颇指来丰富歌唱时的表情
,

#9 Γ( ∗ 0Δ � 〔Ι Φ 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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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佩特瑞却有意识地在悠长的旋律中

恰当地加入了装饰音籍以求得变化
,

使乐曲不致流于平板
、

单调
。

值得指

出的是
,

尽管竖笛版 《四季》一经推

出即好评如潮
,

但佩特瑞却以精益求

精的姿态于 Ε > > ≅ 年 << 月又录制了新

版的 《四季》
,

这一次她是与丹麦新时

代指挥家托马斯
·

道斯加德 6!&
Δ 8 ∋Γ

Υ ∋ 9 ΓΜ ∋∋ ,/ 7 指挥的瑞典室内乐团合

作 6�# ∃ Φ Ν Ν < ? < Ε 7
。

在这版录音

中
,

佩特瑞使用的是由制笛家塔拉索

夫 6 −ς ! ∋ , ∋ Γ Δ Π 7 和佩措尔德

6ΩΔ ∋ ∗ & −8 )∋ ∗+Ξ Δ (/ 7 新近研制出的
“

当代竖笛
” ,

它与传统的巴洛克式竖

笛相比赋予演奏家更多的力度表达和

更大的音+ 幅度的空间
,

因而在诊释

作品时较之十八年前的那一版显然又

成熟
、

完善了不少
。

有兴趣的读者不

妨拿这两个版本做一比较
,

更可将竖

笛版与小提琴版做一比较
,

从中可以

体味出佩特瑞的良苦用心和艺术追求
。

除了与室内乐团和交响乐团合作

竖笛协奏曲外
,

佩特瑞建树更多的领

域是在室内乐重奏方面
。

在她艺术的

早期
,

她就与她的母亲汉娜
·

佩特瑞
、

哥哥
,

大提琴家大卫
·

佩特瑞 6Υ ∋Π −/

)∗+ ,− 7 组成了
“

米凯拉
·

佩特瑞家族

三重奏
”

6#−∗& ∋ (∋ )∗+,− 一 ! ,− Δ 7
。

这

个家庭三重奏组的演出贯穿于佩特瑞

整个演艺生涯之中
。

伯纳德
·

霍兰德

记录了三重奏 < = Α Φ 年在纽约的艾弗

瑞
·

费舍尔大厅举行音乐会的情景
Τ

“

音乐会的上半场全由来自丹麦的佩特

瑞三重奏组演奏
,

这是一个紧密型的

家庭重奏组合
。

他们一起演奏了特勒

曼为高音竖笛所作的 《Υ 大调三重奏

奏鸣曲》
4

柯莱里的 《福利亚舞曲》以

及一首由丹麦当代作曲家创作的三重

奏
,

此外
,

米凯拉个人还加演了一首

洛伦佐创作的变奏曲
。

她真是一位神

奇的演奏家
,

她能用竖笛吹奏出敏捷

迅急的段落
,

机敏而又诙谐
,

充满了

高尚的情趣而决非是那种令人生厌的

运动式的机械走句
。

无论是简洁的早

期作品还是复杂的当代乐曲
,

在演奏

中都尽情地展现出她的学识和技巧
。

她决不为了追求深奥或戏剧性的效果

而去有意地渲染
、

炫技
,

她出色的演

释完全发自内心
,

是一种自然情感的

释放
。 ” “

米凯拉
·

佩特瑞家庭三重奏

组
”

自然也是唱片公司倾力打造的名

牌
。

Κ# Ο ϑ Ι % Θ 唱片公司先后为其推

出了两张各有侧重的专辑 《作曲名家

的竖笛作品 77 6! & ∗ � − , + 9 Δ Γ Δ

Ι ∗; Δ ,/ ∗ , ,

Ι %Θ Ι Υ Α ??Ν = 7 和 66当

代作曲家的竖笛作品》6! &∗ # Δ /∗ 8

Ι ∗; Δ ,/ ∗ ,
,

Ι %Θ Ι Υ ? =ΝΒ 一Ε Ι % 7
,

大致真实地再现了这个家族三重奏组

的演奏艺术
。

多年来
,

佩特瑞除与母亲
、

哥哥

的家庭三重奏外
,

还特别钟情于竖笛

与吉他二重奏这种重奏形式
。

这或许

是由于吉他的身世与竖笛相近
,

也经

历了一个由盛而衰的演变过程
,

又或

许是通过自己的演出实践感到吉他要

比钢琴或古键琴更适合担当竖笛的伴

奏声部
,

更能体现音色上的明暗对比
。

佩特瑞曾先后与瑞典吉他演奏家戈

兰
·

索尔舍 6Ο Δ , ∋ . ∀ Δ ((Γ& ∗, ,

<=≅ ≅

一 7
,

日本吉他高手山下和仁 6<=Β<

一 7
、

古巴吉他名家曼努埃尔
·

巴鲁

埃科 6#∋ . 9 ∗ ( Κ ∋ ,,9 ∗; Δ
,

<= ≅Ε 一 7

等都成功地举行过合作和巡演
。

然而

她最稳固的合作伙伴却不是以上诸位
,

而是她的夫婿拉斯
·

汉尼拨
,

她的婚

姻的形式将她所钟爱的竖笛与吉他二

重奏牢牢地维系到了一起
。

拉斯
·

汉尼拨 60∋ ,Γ 1 ∋ . . −3 ∋(
,

<= ≅Ν 一 7与佩特瑞同是丹麦人
,

他就

学于阿尔霍斯的皇家音乐学院学习吉

他
,

毕业后又转赴荷兰
,

随日本琉特

琴演奏家佐藤贺川 6<= ΝΦ 一 7学习琉

特琴演奏
。

汉尼拨先吉他
、

后琉特
,

也

清晰地表明了他对于本真演奏艺术的

兴趣和决心
。

在丹麦国内汉尼拨也是

一位重量级的人物
,

他曾与本国的小

提琴家斯约格伦 6Ψ −8 ∀Ζ Δ Μ ,∗.
,

<= ≅≅

一 7 长期从事小提琴与吉他二重奏
,

并曾荣获由丹麦音乐联合会颁发的年

度演奏奖
。

然而这一切都在他与米凯

拉
·

佩特瑞的相识
、

相恋与结合后改

变了
。

<= =< 年
,

时年三十七岁的汉尼

拨与三十三岁的佩特瑞开始了正式的

交往
,

此前尽管他们都是丹麦的音乐

人
,

却由于彼此从事的行当不同
,

朋

友的圈子也各异
,

因而虽对对方都有

所耳闻却毕竟少有往来
。

自从两人相

恋后
,

忽然发现彼此的共同语言是如

此的宽泛广阔
,

从对作品的理解到艺

术的追求
,

从时下音乐界的商业化倾

向到返璞归真的
“

本真主义潮流
” ,

他

们的立场和见解竟出奇地一致
。

于是
,

他们欣然订下终身
,

结为连理
。

婚后

这对音乐伉俪的华丽亮相和精彩演出

立即受到了听众们的热烈追捧
,

被国

人誉之为
“

音乐界的模范情侣
” 。

佩特瑞和汉尼拨合作的二重奏专

辑 主要 有
Τ
《克 莱斯 勒的 灵 感 》

6Ψ ,∗ −Γ( ∗ , ∃. Γ)−, ∋+−Δ . Γ ,

Ι % Θ ?Ν Φ Ε <

? ≅ Ν ? = Ε 7
,

66咏叹调[7 6Θ −,
,

Ι % Θ

> => Ε Β Β Α ?Β = Ε 7和66回忆77 6∀Η
9 Π ∗, 9 ,

,

Ι %Θ >= > ΕΒ Β Ε ≅Φ > Ε 7
。

尽管这几张唱

片本人都有
,

然而得知这对艺术伉俪

于 Ε >>≅ 年 <> 月来沪参加
“

第七届中国

上海国际艺术节
”

演出时还是禁不住

抱着
“

耳听为虚
,

眼见为实
”

的想法
,

亲临现场去感受一番本真演奏的艺术

魅力
。

应该说那是一场被严重低估了

的音乐会
。

作为艺术节开幕的头几场

节目它事先未得到各方媒体的任何宣

传报道
,

事后当然也就不会有哪怕是
“

只言片语
”

的评论文字
。

对音乐会的

缺乏重视也体现在音乐会的现场气氛

上
,

会场内一排排都是心有旁鹜的中

学生 6该音乐会系由艺术节组委会与

某中学合办 7
。

尽管如此
,

台上两位艺

术家的演奏仍能使在座的我感受到感

染和震撼
。

在音乐会上
,

佩特瑞和汉

尼拨为听众演奏了巴赫的竖笛奏鸣曲

和帕蒂塔
,

也演奏了从唱片中早已熟

悉的格里格的抒情小品改编曲
。

但真

正使我吃惊的是她用手中的竖笛演奏

Ν > 刚 Γ(∗ 0Η切水



了即便在小提琴领域也被视作是
“

高

危品种
”

的塔蒂尼的《魔鬼的颤音》以

及阿根廷当代作曲家皮亚佐拉的作曲

《探戈的历史》这两出重头戏
。

《魔鬼

的颇音》要求竖笛模仿小提琴演奏中

的颤音乃至双指颇音
。

而在高潮处的

华彩段持续的颇音演奏要长达十八个

小节
。

当小提琴演奏时人们尚要为乐

曲的艰深繁复
、

惊心动魄而捏一把汗
。

更何况如今要用更原始的管乐器去再

现弦乐的演奏效果
。

人的手是最灵巧

的
,

嘴唇技艺再高又岂能比得上那双
“

万能的手
”

∴ 然而佩特瑞却硬是用她

的不凡造诣完美地向听众呈现了一个

竖笛版的 《魔鬼的颤音》
,

使在座的有

识之士无不叹为观止
。

而皮亚佐拉的

66探戈的历史77 61 −Γ+ Δ −,∗ / 9 ! ∋ . Μ Δ 7

原是一首长笛
、

吉他二重奏作品
,

作

于 <= ΑΒ 年
。

它的组曲的四个乐章分别

形象地展现了二十世纪初中期以及当

代探戈的时代特征与演进过程
。

改变

成竖笛与吉他二重奏的《探戈的历史》

在佩特瑞夫妇的诊释下同样令人信服
,

令人眼界大开
。

在音乐会上
,

佩特瑞

可谓是拿出了她的压箱底绝活
,

一上

场就抱出了七
、

八支颜色
、

长短各异

的竖笛
,

并在整个演出过程中不断地

转换着手中的乐器
、

坐在她侧后方的

汉尼拨贝(Ω自始至终沉着
、

稳重地充当

着配角
,

他以自己时而柔美
、

时而高

亢的琴声
,

以自己坚定自若的神态和

目光默默地配合
、

支持着佩特瑞
。

最

明显的一个例子就是由于那些中学生

喜欢过分热情地胡乱鼓掌
,

为保持乐

曲的连贯性
,

每每在一个乐章行将结

束
,

佩特瑞已准备忙着转身去更换另

一支竖笛时
,

汉尼拨会在吉他上适时

地奏出一个额外的延长音
,

以防止听

众们的
“

反应过度
” ,

直至下一个乐章

音乐的开始
。

看到这个场景
,

不禁令

人联想起 《圣保罗星期 日报》评论所

描写的语句
“

佩特瑞和汉尼拨组成的

二重奏无论是在过去的年代还是如今

的岁月都一样堪称是奇妙组合的楷模
。

他们以其自身的成功极好地证明了这

一点
。

这是一个双底的组合
。

在他们

的二重奏中两人各自的艺术特长非但

没有被消磨
、

褪色
,

相反却相辅相成
,

相得益彰
。

正可谓夫唱妇随
,

唱和相

长
。 ”

“

对 话
、

友 谊 和 交 流
”

6% Δ . Π ∗

,Γ∋ +−Δ .
,

% Δ 8 )∋ .− Δ . Γ& −) ∋. /

% Δ 8 8 9. −; ∋+−Δ . 7
,

乐坛的评论家们往

往用这三个 %来概括在他们眼中这对

艺术伉俪在演奏时默契和谐和心心相

印的程度
。

其实
,

这三个 % 不仅存在

于夫妇俩的艺术生涯中
,

也广泛地存

在于他们与听众之间
。

他们认为演奏

是艺术的创造过程
,

如果在音乐会上

没有与听众的对话和交流
,

那么音乐

就会退化
,

还原成为只留存在乐谱上

的那些音符和标记
。

而恰恰是对话和

交流使他们与听众的联系变成了一条

实实在在可感知的情感纽带
,

从而去

扣响听众的心弦
,

引导听众随着他们

走人音乐的精神世界里
。

作为当代乐坛上一位杰出的女性

艺术家
,

佩特瑞于 <= =? 年荣获
“

德意

志唱片大奖
” ,

同年又被提名为颇具

声望的
“

北欧音乐奖
” 。

基于她为弘扬

祖国的声誉而做出的巨大贡献
,

<= =≅

年由丹麦女王玛格丽特二世授予她荣

誉骑士勋章
。

新世纪来临后
,

她又获

得了丹麦最高级别的音乐奖
“

索宁大

奖
” ,

Ε > > ≅ 年她还荣获了专门为欧洲

的独奏艺术家所颁发的
“

欧罗巴独奏

奖
”

6] , Δ � 9 , Δ ] ∋ 7
。

当妻子频频亮相

于领奖台时
,

汉尼拨则一如既往
,

脸

上带着腼腆而谦恭的笑容隐身于聚光

灯的阴影里
,

但没有任何人会因此而

忘却这个
“

成功女人背后的男人
” 。

汉

尼拨除演奏吉他和琉特琴外他还是一

位颇有造诣的改编者
。

比如他就将拉

罗的 《西班牙交响曲》改变为吉他协

奏曲
,

并亲自演奏灌制了唱片 6�# ∃

? ≅Ν ? Ν ≅ Ε 7
。

他也成功地改编并演奏了

不少丹麦的民间音乐和电影音乐作品
。

目前他还担任国内的彼得
·

萨勃罗国

立音乐学院以及自己母校皇家音乐学

院的吉他和琉特琴教授
。

或许他永远

不会像与他同姓的那位汉尼拨 6公元

前 ΕΝ ? 一 <ΑΦ
,

遨太基的杰出军事统帅
,

是阿拉伯历史上的民族英雄 7 那样盛

名赫赫
,

声震一方
4

然而他也却与历

史上的那位汉尼拨一样学识渊博
,

审

时度势
,

永远在最合适的地方
,

最需

要的地方站出来
,

在音乐的舞台上衬

托着他的
“

明星太太
” ,

继续演释他与

佩特瑞情深意笃的
“

二人转
” 。

4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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